
自从我看过一次美国的万
圣节现场直播之后，一到夜里

我就疑神疑鬼的。有一次天黑，
我走在路上看见有一幢楼的一
层窗户上有一大堆蜘蛛网，里
面还发出哗哗的声音，似乎有
什么东西破碎了。我想一定是
有鬼怪，于是飞快地跑回了家。

回到家里，想想又觉得好

奇，于是就打电话给我的好朋
友金文，并对他说：“明天是星
期六，我们在你家门口集合，对
了，别忘了带上一些装备！”

到了第二天，我头上戴了
一个小旧铁锅，两个人手上都
拿着棍子。为了壮壮胆子，我们

一路乱叫着向那间屋子走去。
这时只听哐当一声，电视里妖
魔鬼怪的形象立即浮现在我的
脑海中，于是我们俩争先恐后
地跑出来。过了一会儿我们俩
定定神，打着手电筒又慢慢地

靠了过去，门大开着，里面许多
蜘蛛网，向里面一照，看见了一

个扫帚和一只黑猫。
我们拨腿就跑。电视上的巫

婆都是驾着扫帚，身边带着黑
猫，我们俩毛骨悚然。又过了一
会儿我说：“我们是男子汉大丈
夫，不是懦夫。”于是我们俩手
持木棍，头戴头盔，为了方便打

斗，我们把手电筒绑在腰带上，
将其打亮，可还是有点怕。

等到了门口，我一把把金
文推了进去，然后我紧紧地跟
了进去，看见的只是一只黑猫，
别的什么都没有，原来那声音
是猫打破一些东西发出来的。

从这以后，我懂得了，人最
难战胜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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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忙碌的早晨！
不等闹铃声响，我便一

骨碌爬起来，快速地洗漱完
毕，狼吞虎咽地吞下包子，飞
奔下楼，跨上自行车，在爸爸
电动车的护送下，飞奔南外。
为啥这么急？今天星期一，升
旗呗！

来到第一个十字路口，

红灯。唉，只好等啦。这时，我
注意到前方马路中央围了一
大群人，中间还夹杂着交警，
地上似乎还躺着一个人，一
辆摩托车倒在他身旁。我正
想上前看个明白，爸爸厉声
制止了我。这时，一个白色的

精灵扇动着翅膀从我头上飞
过。“唉，我得离开我的主人
了……” 白色精灵惋叹道，
“我的名字叫‘诚实’，刚才

明明是我的主人闯了红灯，
可他一个劲地责怪司机，还

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哼，这
样的主人，我可不愿意跟
从。”白色精灵越飞越高。
“喂，等一下。”我还想问个
明白。“绿灯了，快走！”爸爸
的一声催促把我拉回到了现
实，我猛踩几下自行车，车子

飞也似的向前冲去。
为了早到校，我们绕了

小路。一个头发灰白的老人
骑着自行车从反道向我撞
来，由于我车速快，险些撞倒
老人。“你走什么反道，没看
见有小孩子吗？！”爸爸一脸

焦急与愤怒。望着眼前口气
严厉的男子，惊魂未定的老
人支支吾吾地说：“是我
……不好，可我也打铃了呀

……”“打铃有什么用？干嘛
要走反道！”爸爸似乎忘记

了时间，仍在与老人理论。这
时，我隐约看见一个红色的
精灵从爸爸的身体里飘了出
来。“嘿，等等，你是谁？”我
赶忙问道。“我的名字叫‘宽
容’，现在我不想跟从你父
亲了，我想另寻主人了，再

见。”红色精灵扇动着翅膀，
与我告别。我默默地跨上车，
木然地蹬着。

一路上，争执时有发生。
我们生活的环境已缺少了一
点宁静，缺少了一点和谐。我
抬头仰望天空。我惊呆了，蔚

蓝的天空里，飘浮着五颜六
色的精灵———橙色、绿色、紫
色……也许，它们就是善良、
谦让、豁达……它们是在寻

找新主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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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上午，妈妈买菜
回来，带回了一只黑色的袋

子，里面好像有动静。妈妈
让我猜里面装的是什么？我
猜不出来。妈妈解开袋子，
“啊！原来是六只螃蟹。”我
高兴地叫道。我可是第一次
看见活的螃蟹哦！活螃蟹原
来都是青壳的。妈妈捉出一

只放在地上，呵！螃蟹真的
是横着走的。爬得还挺快。

妈妈找出一只小牙刷，
再从袋子里捏出一只螃蟹，
摁住螃蟹背壳，给它洗起澡
来。刷完正面，刷背面；刷完
身子，刷钳子。意想不到的
事情发生了，妈妈没抓稳，

一只公螃蟹爬到水池里了，

妈妈赶紧把它抓回来，谁知
螃蟹又用它那双大钳子把

刷子紧紧夹住，妈妈费了
“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刷
子拽了出来。

刷好的螃蟹被放进了
蒸锅里，它们的力气可真
大，锅盖都差点被它们顶
开。大约过了五分钟，它们

渐渐不动了。我去做了会儿
作业，等我再到厨房看时，
螃蟹已经变成了红色。

中午我们美美地吃了
一顿螃蟹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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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班上举办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吹鸡毛比

赛。由男生两队和女生两队
组成。体委宣布比赛规则：
1.发“球”时必须一吹过
网。2.“球”落地则对方得
分。3.比赛实行三局两胜

制，每局三分。
首先男生开始比赛，由

杨帆、钱智遥和杭泽宇组成
“鸡毛队”，他们的口号是

“鸡毛越飞越高”。由田汉、
杨鸿甲和鲍孟源组成“飞天

队”，他们的口号是“鸡毛
越飞越高，抱负越来越大”。
运动员上场了，他们个个精
神抖擞，摩拳擦掌。

在裁判员的哨声中，比
赛拉开了帷幕。首先，杨帆
把鸡毛放在手中，举高，鼓
起腮帮对准鸡毛用力一吹，
鸡毛先是飞到对方的界内，
然后飘飘悠悠地就像海上

的一叶小舟，在波峰浪谷间
颠簸着，田汉、杨鸿甲和鲍

孟源用力跳起来，对着鸡毛
朝对方的界内吹去，可是，

鸡毛偏偏飞向观众席。“出
界了，应该鸡毛队得分！”
“嘟”，一声哨响，“不算。”

裁判员摆了摆手说。
于是，重新开始，杨鸿甲

把鸡毛放在手中，鼓起腮帮，
“呼”———没吹过去，“呼”

———还没吹过去，一旁的田
汉急了，“我来。”田汉一把
抢过鸡毛放在手中，“呼”，
鸡毛飞了过去。杨帆赶紧蹲
下，仰起头一吹，快要落地的
鸡毛又飞了起来，对方见势
不妙，赶紧跳起来吹，鸡毛又

飞了过来。鸡毛队的三名队
员一起蹲下，仰起头，用力一
吹，这招真灵，鸡毛真的飞了

起来，场下观众和运动员的
心像上了弦一样，紧盯着鸡
毛，那紧张的气氛好像一根

火柴就能点燃。
“加油！加油！”“漏

油！漏油！”场下顿时分为
两派。最终，“鸡毛队”以
2：0赢了“飞天队”。

`asltu#$v

&!g( wx

+,-¤¥�¦§*y

¨©qªg«�¬,

“烤鱿鱼，正宗的大连
烤鱿鱼！”“羊肉串，不好吃

不要钱！”“老板，来十串！”
“老板，多放点辣椒粉！”每
到傍晚，我家后面的临河广
场上可热闹了，小贩的吆喝
声、自行车的丁零声、啤酒

杯的碰撞声不绝于耳。
我特别喜欢吃烧烤，像

烤鱿鱼、烤羊肉串、烤燕子
鱼，我总是来者不拒。每次
老远闻到那香味，把我肚子
里的“馋虫”都“勾”出来

了，顿时，我便“口水流下三
千尺”，腿也迈不动了，一定
要妈妈给我买几串解解馋。

可是自从我家搬到这
里以后，我就不吃烧烤了，
这是为什么呢？还得从我和
妈妈的那次散步说起。那天

傍晚，我和妈妈出去散步，
看见远处冒着很多烟，妈妈
以为有火灾，赶忙拉我去
看。原来，那是广场上烧烤
的油烟，妈妈松了口气。可
这里的严重污染却深深地
震撼了我。这里虽然可以给

人们带来美食的享受，但是
也太污染环境了。土豆皮、

丝瓜皮、鱿鱼皮都往河里
扔，用过的竹签、擦嘴的面

纸扔得到处都是，日复一
日，河水就变得很浑浊，地
面也变得油乎乎、脏兮兮

的。夜深了，小贩的吆喝声
就显得更加刺耳。

看到眼前的一切，我的
心里真的很不舒服。难道真

的只能以牺牲环境换来这
些美食吗？不！不能！于是
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吃这里
的烧烤，为环保尽自己的一
份薄力！每次跟爸爸、妈妈
路过这儿，他们对我说：
“琳琳，来一串吧！”而我总
是狠下心来：“不，我不

吃。”“你不是很爱吃的吗？
怎么……” 爸妈很疑惑。
“我就是不吃！”我当然不
能跟他们讲环保的事儿，因
为这是我的秘密！当我特别
馋时，就让妈妈带我去吃无
烟的烧烤，这样多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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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随手翻着丰子恺的
文集，偶然看见一篇《阿咪》，一

只猫，一抹浅笑荡漾心间———我
也曾拥有一只猫，那是我在心里
埋藏至今的一个小秘密。

这只猫黑中带白，显得高
贵矜持，我为它取名“溯儿”。
“溯”的意思是“逆着水流的
方向走”。在我眼里，溯儿这般

超凡脱俗，必定是只“逆着水
流的方向走”的家伙。

为什么说是秘密？只因那
时家教甚严，妈妈从不让我和
小猫小狗在一起玩耍，更不能
容许家里有它们的身影出现。
我被逼无奈，只能背地里和我

的小溯儿亲近。
认识溯儿是一个意外。那天

我放学回家刚到单元门边，一个
小东西就跟着我叫。我一看，发现
那是一只很小的猫，再一看，原来
是手中的香肠吸引了它。我笑起
来，顺手将香肠放到它的嘴边。从

此，每天放学回家，总会有一只可
爱的小猫在树下等我。

一天又一天，我们熟悉了，
我偷偷地给它吃香肠、喝牛

奶———妈妈一直夸我最近胃口
好呢，哪知道有一个小东西在
为我“代劳”。

那段日子美好又纯净。我
刚走进院子，那精灵便跳出来，
用头顶我的腿，我站在绚丽的

彩霞里，笑着看它用小舌头舔完
盘子中的牛奶。它会冲着天上的

鸟儿叫，然后顽皮地看它们惊得
飞起，再用天使般的眼睛看着
我，似乎想得到我的夸赞。

又是几个月过去，溯儿长
大了，也越发漂亮了，我们的感
情也更加亲密。放学后，坐在家
里写作业，听到远处有隐约的

猫叫声，我会忍不住想起溯儿。
可是我不敢下楼，因为妈妈就
在边上坐着呢。

可是有一天，我放学回来，
溯儿没有跑过来迎我。我到处
寻找，仍然不见它的踪影。

我的溯儿没了，泪水顺着脸

颊流下来。我从书上看到，猫是
有灵性的动物，它有病自觉不行
的时候，会找一个偏僻的角落安
静地离去，不打扰任何人。如果
是这样，溯儿，我会更难受。后来
我又问了别人，知道猫的野性使
它很难在一个地方呆好长时间，

特别是溯儿这样的无主猫，更是
一个天生的流浪者。我真希望溯
儿是到一个新的去处，希望它能
遇到一个比我更关心它的人。

没有人知道我的悲伤，我
只能将思念深深地藏在心底。

�$#$vo!g( ��

�o���� ��g

+,- º¯2»¼1½¾

�¦:ª©¿,

我们经常会被一些人、
一些事所感动着。晚上，突

然得知子尤已经去世的消
息，心中不禁隐隐作痛。虽
然我以前也大致了解北京
少年子尤的情况，知道他
患了一种绝症，但他会如
此匆匆地离开这个世界，
我还是有些接受不了。

子尤是上世纪九十年

代出生的，我们的同龄人。
他在 13岁的时候被发现
患有纵隔恶性肿瘤，此后
他多次面临生命危险，用
他自己不无调侃的话来
说，就是“一次手术，两次
穿胸，三次穿骨，四次化

疗，五次转院，六次病危，
七次吐血，八个月头顶空
空，九死一生，十分快活！”
子尤这个了不起的阳光少
年，面对死亡毫不惧怕，用
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强、刚
毅面对死神。在医院治疗

的间隙，用他对文字的热
爱，对文学的热情，以别具
一格的语言风格传递着自
己对生命的独特体验。

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言
放弃。子尤在发病的第六
天，为了确诊病情，子尤经

历了人生的第一次穿胸。
在穿刺的整个过程中，子
尤的脑子里不断地闪现着
撕心裂肺这个词，疼痛难
忍可想而知。但在子尤稚
嫩的脸上，始终是平静的
笑容。“癌症在大家的脑海

里是绝症，是死的同义词。
可是你们不知道，我们在

与死抗争的过程中，才感
受到了真正的生！”子尤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着，平静而又从容，很难想
象他是经历了生死考验的
一个小小少年。

虽然，死神为子尤留下
的时间是那样的断暂、有
限，但子尤依然笑对他短暂

的人生，他把自己的生活打
扮得丰富多彩、亮丽缤纷，
根本没有死神随时要降临
的沉重、压抑。他和李敖先
生见面，侃侃而谈对社会的
看法，他与唱《吉祥三宝》
的一家人交流，吟唱对幸福

的感受，他接受陈鲁豫的采
访，畅想对未来的憧憬。

子尤走了，在金秋十月
这本该是收获的季节。十
六岁的花季少年就这样悄
然凋零，但他对生命的乐
观态度，面对死亡的刚毅，

在短促的生命历程中的积
极、负责的心态却时时激
励着我、鞭策着我，让我不
断克服自己的缺点，来积
极应对人生的挑战！

子尤，你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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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我眼中几乎是一个
敬而远之的个体。因为我畏惧

他。这是一种无名的畏惧，不自
觉地会被他周围散发出的一种
“磁场”所震慑。

那是一个初冬在校的夜晚。
晚自习结束后便往宿舍的方向
走。在路上总是感觉有人叫我，
我回头一看：是父亲！我赶紧把

正要塞入耳中的MP3扯掉，生
怕被他看见。我规规矩矩站着等
他，心里纳闷着：都十点多了，他
为什么会来？不会是抓着我把
柄，特来兴师问罪的吧？

父亲终于走到了我面前。借
着昏暗的灯光，我看见那因小跑

而加速呼出的白气不自觉地从
父亲嘴里冒出。额头上满是汗
珠。父亲向我怀里扔进一袋书。
朝我摆了摆手，对我说：“你去
吧！我得走了，车子还在门口堵
着呢。别碍着了别人的事。”说
完，便转过身去匆匆地走了。我

知道父亲又要跑长途了。
借着昏暗的路灯，我看见

那几本练习题，心里纳闷着：他
送这个给我干吗？我又没向他

要。我抬起头，看见父亲的背影
正在渐渐地远离。在路灯的映

射下，那背影竟有一丝蹒跚之
感。我突然觉得已五十二岁的父
亲早已不再年轻。黑发中早已夹

带着几缕银丝。路灯照射下，那
背影并不伟岸，相反，却显得矮

小而让人怜惜。抚摸着手中的
书，看着父亲已消失在暗夜之中
的背影。摸一摸眼角，已溢出了
一丝的泪水。转身，又继续回宿
舍了，怀抱着那几本书，脑海中
不断地充满着已被黑夜吞噬了
的父亲的背影。看着那被寒风吹
起的衣角，父亲显得却是那般的
清瘦。那与生俱来的“磁场”此
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原来父

亲是这般的平凡！
后来，我才知道，是父亲偶

尔听到我对妈妈说我有一些学
科需要买复习资料这类的话。他
就记住了，就在他快要出车的那

天晚上，特意给我捎来。因为他
害怕等他回来再给我，会影响我
学习，于是也就有了那天晚上十
点多钟他来找我这回事。

原来，我所畏惧的父亲，其
实也就这般朴实。他不擅长表
达自己的情感，但却深深地爱

着我。而我所认为的“磁场”其
实也只是他个人魅力的一种表
现罢了！看，这就是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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